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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麦田
□曹春雷

在乡下，除了娶媳妇，最热闹的当数送喜面。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到的消息是“谁谁家生孩子

了”。这不仅意味着不久后又会多一个胖娃娃陪我们
玩，还意味着我们又可以吃到喜面了。

白色、细长的面条上浇着花花绿绿的卤子，这卤
子和平时在家里吃的不一样，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瘦肉
和豆角、平菇等时令蔬菜，还有用热水泡开的海带、黄
花菜。最让我垂涎欲滴的是，用五花肉裹了面粉炸成
的肉丸子，咬一口满口生香。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
年代，这么一碗喜面，在我们眼里的诱惑，想想就知道
有多大。

那个时候，哪家生了孩子，全村人都会沉浸在添
丁进口的喜悦中。生孩子的第三天，邻居自发地去

“看孩儿”。当然，“看孩儿”不能空着手，要么带上一
包红糖，要么带上鸡蛋、挂面，要么干脆送个红包。

这一天，当了奶奶的女主人会乐得合不拢嘴，风
风火火地在家里张罗着，招呼众人帮着做喜面——做
上百碗的喜面可是不小的工程呢！支锅的、生火的、择
菜的、换面条的，大家早就分工明确。

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一会
儿抓一把择好的青菜，一会儿偷一个肉丸子塞到嘴
里。于是，便有骂孩子的声音传来，不过大人不会动
真格骂孩子——在喜庆的日子里，谁会跟一个孩子生
气？那骂声里分明还带着笑呢。

喜面做好后，小伙子们便上场了，他们负责一户
户地送喜面。一个方盘里放四碗喜面，挺重的，一趟
趟地送下来，两只胳膊会累得不听使唤。不过累归
累，却没有一个人叫苦——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
当爹了。

也许是带了喜庆的味道，喜面吃起来很香，细细
品味，有一股柴火燃烧时散发出的淡淡清香。

忙完一切，主人刚刚坐下喘口气，几只手猛地
伸过来，用锅烟子将主人的脸涂得面目全非。听
奶奶说，旧时医学不发达，婴儿死亡率高，据说抹
了锅烟子，主人变得面目狰狞，则可吓跑鬼怪，保
护婴儿。当然，后来人们沿袭这个旧俗，更多的
是图个热闹。

自从离家上学，一晃几十年没有在老家待过了。
上次回老家，恰逢村东头的小胖喜添贵子，我不由得
咂摸着嘴，欣喜地说：“我好久没吃过喜面了，这次要
好好吃一碗。”母亲忍不住大笑道：“现在哪儿还有喜
面，都是上饭店去吃酒席，既方便又省事，现在早就不
是那个年代了。”

是呀，现在确实不是以前那个年代了，但是看着
焕然一新的村庄，我还是很怀念幼时的喜面。

回到乡下时，已是傍晚。吃过饭，月亮爬上了柳树梢，将
月光洒满院落。娘说要去浇麦地，我说我也去。这么好的月
色，是适合用来亲近的。

于是，我和娘扛着铁锨，出了院门。街上很安静，一地月
光，一只正在散步的狗，对着月亮汪汪叫了几声。我走在月光
里，踩着自己的影子——我很久没有在这纯净的月光下走路了。

五月的麦子正茁壮着，拔节，抽穗，灌浆，为六月的收获
积攒力量。白天看去，这里是绿色的海洋。在月光下，麦地
幽深，就像水银注入墨绿的湖里。

我走进“湖”里，用手拂过刚露锋芒的麦穗，用这样的方
式来亲近麦子。

娘到水渠边引水。水从河里而来，流进水渠，然后在娘
的铁锨的引导下，乖乖地流到我家的麦地里。这时，天上有
一个月亮，水里也有一个月亮。水里的这个月亮，随着水流
进了我家的麦地。

我和娘在麦地的两头。娘在那头引水，我在这头负责看
水是否浇灌到了地头。

不远处的麦田里，站着个稻草人。它戴着草帽，披着一
身月光，张开手臂，似乎随时准备和人热情拥抱。它是这片
麦田的守望者——这大片的麦田是它的，这大片的月光也是
它的。这样想着，我有些嫉妒它了。

离稻草人不远，有一棵树挺拔而立，在月光下像披了铠
甲的勇士，和稻草人一起守护着这片麦田。再远一些，是大
片的树林，被月光刻画出高高低低的剪影。越过树林，就是
绵延的山了。此时，山如长龙，在月光下蜿蜒、静默。

有“咯咯”的声音，隐隐从远处传来，那是栖居麦地深处
的山鸡，在睡梦中发出的梦呓声。在紧挨着稻草人的那棵树
上，有喜鹊叫了几声，回应着山鸡。一只夜行的鸟，扑棱棱从
我头顶飞过。

我蹲下身，与麦子齐高。娘曾说，这时节麦子长得快，在
深夜，能听得到麦子拔节的声音。于是，我贴近麦子细听，却
听不到声音。也许，只有像娘那样真正把麦子放在心坎上的
庄稼人，才能听得到吧。

蹲在那里，我以一株麦子的角度仰望，看到的月亮别有
一番模样，从未有过的亮，从未有过的近，仿佛就在麦梢上。
这个月亮，沾了麦子的味道，染了泥土的气息，与我平日在城
里看到的月亮不一样——城里的月亮是冷冰冰的，而麦梢上
的月亮让人更有亲近感。

久久望着月亮，心像被月光洗过一样，澄净、透明。故乡
的月光是能抚慰人的，特别是这麦田里的月光。

突然想起诗人海子来。海子喜欢在麦田里憧憬，在月光
下幻想。他在《麦地》里说：“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月亮照我
如照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

此刻，我只想做一株麦子，一株将根扎在泥土里浴月光
而眠的麦子。

午饭过后，街对面的音响里
传来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这引起
了我的兴趣。

我驻足屏息，试图弄懂那缥
缈的字句，却一无所获，因为唱词
模糊得让人听不懂意思，但可以
确定的是那是豫剧，十分讲究抑
扬顿挫。

查资料得知，豫剧起源于明
朝中后期，以中原地区（河南）的
小令为基础，吸收北曲弦索、秦
腔、蒲州梆子等演唱艺术后发展
而成。豫剧形成以后，由于各地
方言的不同，在流传的过程中逐
渐形成多个流派，其中以洛阳为
中心流传的唱法被称为豫西调，
又被称为西府调、靠山簧。豫西
调声音低沉，吐字清晰，字字入
耳，生旦净丑多用大本嗓，本嗓后
挫下压，适合表达悲观、愤慨的情
绪，音乐深沉、悲壮。

既然资料上说豫西调吐字清
晰，我为何听不懂？

小时候，我和大人们一起看
戏，常听到一句话：“会看的看门
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只见舞台
上时而咚咚锵锵，杀声震天，叫人
热血沸腾；时而诗情画意，江南美
景，令人流连忘返。这便是看热
闹，图个高兴。

后来，我无意间听到这样的
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
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
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
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
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唱词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
有种愁怨的感觉，经查找典籍，得
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牡丹亭》里
的一段唱词。于是，我囫囵吞枣
地匆匆看了一遍，方才知晓戏曲
之美。

后来，我又听到《桃花扇》中
的一句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
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现如今，众多“老虎”被打，其
人得势时炙手可热，宾朋满座，失
势时作鸟兽散，权力大厦轰然垮
塌。这些“老虎”，或许没听过这
句唱词吧？

我如此喜欢戏曲，每每正襟
危坐，势要听懂一场戏，却依然懵
懵懂懂。那台上的演员，凭空端
起一杯茶，摇头晃脑做品尝状，好
似品尝玉液琼浆……听戏的乡间
老汉，手摇蒲扇，满面笑容，也做
摇头晃脑状。

演员在品茶，老汉在品戏。台
上演的是生旦净末丑，台下品的是
酸甜苦辣咸。一句唱词可以品，一
个眼神可以品，一个转身亦可以
品。品才可以懂，原来门道在此。

人生又何尝不是？偶尔品一
品，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戏曲人生
□古洛川

喜面
□张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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